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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門的切要處

即使已發心修行，然八萬四千法門中，當從何入呢？

法門愈學愈多，搞不好卻離道愈遠而已！
今天所講的題目是「行門的切要處」。為什麼要講這題目呢？今天我們看周遭，有意學佛者愈來愈多。同時，當今佛教所傳授的法門，不管是南傳、藏傳、北傳，也愈來愈多。於是，在這麼多法門中，常會覺得愈學愈茫然！因為常歧路亡羊也。尤其，大乘佛法更說有八萬四千種法門；如果每一樣都去試，試到最後，再去選擇一個與自己相契的法門，大概一輩子就過去了。

所以我們今天，能不能從根本的佛法中，去選擇一個更直截了當的法門呢？這是講此題目的動機。否則，可能學得愈多，卻離道愈遠矣！

所謂學佛，乃不出「聞思修」與「戒定慧」。故從此中，而申論修行的切要處。首先講戒：
戒
戒法的心要，乃為杜絕以自我中心而有的造作

而人的一切造作，乃為肯定、增益「我」也
很多人對戒直覺的印象，就是有很多戒條，如五戒，八戒，甚至比丘戒、菩薩戒。然如只是從戒相去看，甚至已努力地把戒守得很清淨，卻未必真契入戒法的切要處。何以故？我們首先得明瞭：戒從何來？戒從法來也。

如世間法中，常將「法與律」並稱，而名為法律。是以釋迦牟尼佛於菩提樹下頓悟成佛後，首先說法教化，成立僧團。卻等六年後，才制定戒相。這因法是根本，而戒只是枝末爾！如再問：「那法的根本，又是什麼呢？」乃無我也！

故守戒的重點，乃是為「防範、制止」一切以自我為中心的行為和造作。眾生都是有我的。剛開始修行者，就算觀念上已能意會無我，但我執的習氣還是非常重。因此要以戒來防範和制止與法不相應的行為，這才是戒的心要。

所謂「我」者，先以延續生命的存在為基礎

再以凸顯、誇張自己存在的價值為目標
眾生的我執，還可分作兩點來說明：第一、對很多人來講，首先就得維持生命的存在。先求能繼續活下去，再求能活得更久、活得更好。所以不管食衣住行的供給，或者知識的吸收、技術的創新，其實都是為了維持生命的存在，而有的行為模式。

第二、如果生命的存在已不成問題了，再其次，就是得肯定、增加自己生命的價值與意義。故又得從各式各樣的互動關係中，去凸顯自己的存在價值，去誇耀自己存在的意義。

這以我見為中心的行為模式，即不出「貪瞋慢疑」的典型：

貪瞋慢疑
眾生之所疑，殆非理之不明；而是「我」之進退得失
所以人為什麼貪呢？很多時候，乃誤以為：貪得愈多，生命便愈有價值。為了維持生命基本的需要，其實所費不多。但為了凸顯自己生命的價值，則必貪求無厭了。

瞋呢？如果貪不得，就起瞋也。所以在佛法裡，常謂「眾生因無明、愛欲，而輪迴不斷」。為什麼不講瞋呢？因為既有愛欲，即有瞋也。因此若斷得愛欲，即斷除瞋矣！

再看，慢是什麼呢？慢就是覺得：我活得比你有價值，活得比你有意義。至於疑，雖很多人活著，都會有很多疑問。但大部分的疑問，不是疑：這世界究竟有沒有真理？而是疑：我當何去何從？當如何取，才會對我最有益？當如何捨，才能對我最無害？都是在人我是非間徬徨迷惑，而非對真理、正道起迷惑也。

若能杜絕我見，即能消除貪瞋慢疑等的習氣業障

而貪瞋慢疑等習氣業障既已消除，即能不守戒也不犯戒矣
因此分析到這裡，貪、瞋、慢、疑，很明確都是由我見而起的。所以如能杜絕我見，就能消除一切跟「貪、瞋、慢、疑」相應的習氣、業障。習氣、業障既已消除了，就不會有這類行為的造作。

於是乎，有這種證量者，即使不守戒，也不會犯戒矣！如《遺教經》所比喻的「譬如牧牛之人，執杖視之，不令縱逸，犯人苗稼。」今牛既已死矣，哪擔心牠還會犯人苗稼呢？所以戒相是枝末，貪瞋慢疑是主幹，而我見、我慢，才是根本也。

出家修行，何以須剃頭呢？

於是乎，我們再省思：在原始佛教裡，為何出家修行須要剃頭呢？有人說：剃頭是為了剃除三千煩惱絲。但煩惱在心，而不在髮哩！故剃頭，其實只是個象徵！什麼象徵呢？

剃頭，乃引喻為斷首也
斷欲出人頭地之首，而安心當個方外人也

在《圓覺經》裡，有一句經文，可作對照：「譬如有人，自斷其首；首已斷故，無能斷者。」修行者，就得砍掉自己的腦袋。因為既把腦袋砍掉了，它就不會再作怪了。當然我們不可能一旦發心修行，就真的得把自己的腦袋砍掉，因為還未有成就哩！故以剃頭，來象徵砍腦袋的意思。

砍什麼腦袋呢？砍喜歡「出人頭地」的腦袋！大家都想出人頭地，而愈想出人頭地者，則煩惱愈多也。所以，我過去曾說：佛法常云要解脫，然如何解脫呢？首先得求自己不被套牢，如果被套牢了，再來求解脫，那就為時已晚矣！而人又是為什麼會被套牢呢？因想出人頭地，所以會被套牢。

所以剃頭，就是斷除「出人頭地」的欲望，而安心做個「方外人」的意思。在《遺教經》裡，又有一段經文，可資證明：「汝等比丘，當自摩頭，已捨飾好，著壞色衣，執持應器，以乞自活，自見如是。若起憍慢，當疾滅之。」
既已剃頭出家了，經常要自摩其頭，且意會到：剃頭是什麼意思？捨飾好，著壞色衣，執持應器，以乞自活等，又是什麼意思？乃皆為「降伏我慢」而已！故如起了一點憍慢心，要很快能警覺到，並消除它。

若執著守戒有功德，反是無功德爾；為與無我、與解脫道不相應故
所以戒的心要，乃是相應於「無我的行為模式」而已！故如認為守戒有功德，所以嚴謹去戒，拼命去戒；卻與戒的根本精神不相應。如果更以此自我標榜，那就離道愈遠了。

要從無我的知見中去守戒，這樣即使在戒相上沒有那麼嚴謹，可是大體上，還更切近解脫道也。下面我們再看定：

定
問：諸行無常，何以修定？

答：為制止無明業障現行故
很多人都以為：修定就是為使心不動。但是，諸位是否注意到：於三法印中，既諸行無常，為何還要使我們的心不動呢？無常就是變動的，既境界在動，心境也在動。為何於無常當下，還要修定呢？

這問題，我過去曾再三審思，而認為：真正的定，並不是指心不動，而是不會隨著無明、業障而起現行也。如果境界一來，就跟著無明業障去了，即表示心沒有定。譬如：有人罵我，我就發脾氣了。而不想想，他罵的有沒有道理？這表示，在被罵當下，無明業障就現行了，這即是「沒有定」也。

故不是沒有聽到，才有定。而是聽到了，且清楚地肯定：他罵的不是我，因為我根本沒有這個問題。或者聽到了，能清楚地確認：他罵的是我，因為我確實有這個問題，我應感謝他。這樣雖被罵了，但習氣業障未現行，即表示心「有定」也。

所以定，不是心永遠不動，甚至不知不覺。而是在任何境界中，心雖清楚明瞭，但能不隨著無明、業障，而作慣性反應！
無明業障於何處現行？

於根塵觸對，意識現行處現行
一般人的無明業障，是在什麼時候起現行呢？在碰到境界時。我們活著，就必須不斷地去面對境界：當喜歡的境界現前時，若業障現行，則會起貪。當不喜歡的境界現前時，若業障現行，則會起瞋。所以時時刻刻，境界都在考驗我們有沒有定力。而不是坐在蒲團上，風平浪靜的，覺得沒問題，覺得我有定力。而待下蒲團時，卻什麼業障都湧現了，這云何有定力呢？

因此在面對境界時，看我們能不能保持智慧的原則，來作反應、來處理人事。於是乎，我們用這樣的觀念來審思：修定，對我們調伏無明、業障，究竟有何幫助？

修定的方法
首先，於修定時，就得專注在方法上。這時，眼既不去看、耳也不去聽；六根暫時不對六塵。以六根不對六塵故，我們的業障暫時能不起現行。

以制心一處、以楔出楔，而使業習淡薄

返照妄念之起，而逕除之
如果，能經常讓業障不起現行。有時候，業障就會慢慢淡薄了。這種情況就像種子，一年不撒種、二年不撒種，三年之後就死掉了；故再撒下去，它也不會發芽了。

所以，用修定的方法來調伏習氣、業障，雖有幫助，但不是最直接的。如種子的比喻，用火燒、用水淹，使之成為焦芽敗種不是更直接嗎？

然一個修定者，因經常得返照自己的念頭，看是否離開方法？因此對自己的動心起念，應能觀照得更敏銳：自己起了念頭，不但要很快能察覺；起的是什麼妄念，也要很快能分辨？因此下面有一個問題：何者是妄念？何者非妄念？
非有念即妄，而是「以自我為中心」而作的分別取捨也

如就修定的大原則來看：只要離開方法，便都是妄念。比如：我現在正數息，故離開數息的方法與數字者，就是妄念爾！

但就佛法的大原則來看，並非有念就是妄念。因若有念，就是妄念；則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，算不算妄念呢？這就成問題了！

因此，所謂「妄念」，乃是以「自我為中心」的分別取捨，才是妄念也。否則，佛陀或大菩薩，對不同的眾生說法，要能「應病予藥」；這豈非也是分別、也是妄念呢？若不以自我為中心，則雖分別，卻非妄念也。

修定者，對自己的動心起念既能看得更清楚，於是在察覺其為妄念時，即應「迴向」也。在傳統上，修定者，一旦察覺有妄念，都是趕快把念頭壓下去、截止它，以便回到方法上。其實，這是不夠的；若看到蛇，就趕快轉身走，那你以後還是要被蛇追著跑的。

云何迴向呢？乃是迴「自我」而向「無我」也

在佛教裡，有個名相，稱為「迴向」。然云何「迴向」呢？乃迴「自我」而向「無我」也。一般人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思考模式，這即成煩惱、生死的根源。如果能肯定無我的道理，則於察覺自己有妄念時，就要迴自我而向無我。能夠向無我，才與解脫道相應也。

所以，不是待事情做完了，再去迴向。而是在任何動心起念時，都得去覺照、得去迴向。因此，是在事情未做之前，就要迴向─如果不迴向，就還會順著習氣、業障去做。故因迴向，才有功德。而非做了什麼有功德，再去迴向。

不以覺受、入定，而執為修定的功德

說到這裡，乃很明確：不以覺受，而執為修定的功德。有很多人在蒲團上，覺得這支香坐得很好，心裡很高興，又進步了。然什麼叫做好呢？若只是身體感受舒適些，乃還在「臭皮囊」做功夫爾！豈能好呢？真好者，是觀念改變了、心態調伏了，這才稱為好。

所以修定者，當不以覺受論功夫，不以入定為功德。這個時代要入定，其實相當不容易，因為整個時代的業感，是傾向動態、創新。故如一天到晚寄望入定，結果卻入不了定，那心不就更亂了嗎？然而若從觀念去改變，從心態去提昇，應該是較方便、容易的。

也有些人修定修得不錯，可是對世間觀察的敏銳度，往往也會變差；思想的反應速度也會變慢。這樣修定雖修得好，卻與世間脫節了。

所以，我過去曾說：真正的定，不是在避風港裡，拋錨不動。而是要在大風大浪中，維持原定的方向，繼續前進。這世間雖逆境很多，眾生很苦；我們還是要維持修行的方向，繼續趨向涅槃城也。

因此，真修行不僅要不斷地提起正見，也要不斷地剝除妄念！而非緊抓著一個方法、對象，心專注在此而已！以心愈專注，即愈封閉；既專注而封閉，如何能有智慧呢？
次第與禪相
修定掌握大原則即可，而不必詳知其次第，更不必刻意於禪相

目前不管是藏傳的佛教，還是南傳的佛教，都非常重視修行的次第；且把每個次第，都講得很清楚。

然而，我認為修行，只要掌握大原則就可以了，而不用知道那麼多詳細的次第：初禪是如何如何？二禪、三禪又是如何如何？甚至修到什麼次第，就會有什麼「禪相」出現…。既一切相，都如夢幻泡影，為何還在意這些幻相呢？且太在意這些禪相，其實還會有「自我暗示」的誤導，會有「附身著魔」的危險。

雖很多人都希望學佛能有次第、修行能按次第。但我常作一個比喻：如欲把一棵樹砍倒，則只要能將樹砍倒就好，為何一定要有次第呢？以一般人都是用「有所得」的思想方式來學佛、修行，所以才會那麼重視次第也。

反之，能以「無所累」的思想方式來學佛、修行，就不需要去牽就次第與禪相。但是，大原則一定要掌握得住；大原則是什麼呢？乃迴「自我」而向「無我」也。

逆障與著魔
修禪，容易著魔嗎？

魔者，乃是無明業障也
於是乎，為何很多人都說「修禪很危險！因為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」很容易著魔哩！其實，最重要的魔，不是外魔，而是內魔。

如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，成道之前，何以要先降魔呢？一般都說是天魔亂道。其實，一個人只要能入初禪以上的定，天魔就對他無可奈何了；因為天魔都在欲界，故在欲界以下，才有魔亂。如果定力已達三禪、四禪，便不可能有魔亂。更何況，釋迦牟尼佛未成道前，已能入無想定、非想非非想定，怎還會有魔亂呢？

故降魔者，乃是降伏內魔爾！且為還未證得「無我」，才有魔也。所以真正的魔，乃是無明、業障而已！如果有外魔的話，也是因為內魔，才引起外魔的。
最大的魔，即是我痴、我見、我慢、我愛

於是乎，世間人誰不著魔呢？
所以事實上，在修行的過程中，最大的魔障是什麼呢？就是「我見」也！我們都往外推，這個是魔，那個也是魔；其實，你才是最主要的魔。

於是乎，世間人誰不著魔呢？我們不要想：若不修行，就不會著魔。其實，若不修行，才更著魔哩；且還不知道自己已著魔了！因此，修行就是降魔的過程；且是降內魔，而非降外魔。
魔當如何降之？唯「勘破之」而已

既已勘破，即能不著也
那麼，魔要怎麼降呢？用念佛、持咒的方法嗎？其實最重要的，就是一句話：「勘破」而已！

如果覺得那是真的，才會上當；既知它是假的，就沒有上當的可能。所以，並非用有形的方法去降魔。因為當你欲降伏它時，已把它當作真的了。

故最直截了當的方法，乃「勘破」也。既勘破它是假的，就一切沒關係，一切無所謂了。

楞嚴經
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。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

故「著魔」者，乃為心著故成魔也
中國禪宗，向來非常重視《楞嚴經》。因於《楞嚴經》中，有講到五十陰魔。很多人都看得眼花撩亂，忙著按圖索驥，去辨認：何者是魔？何者非魔？其實，我認為重點只是一句話：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。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」

若什麼境界都不去執著它，這就是好境界。反之，若把什麼當作好境界來看待、來營求，那就不免會著魔、受邪。因為所謂「著魔」者，不是因為魔，所以成著；而是因為著，所以成魔。至於著者，主要是為自己的觀念、心態有所偏差，卻跟境界不相干！

所以，如把五十陰魔背得滾瓜爛熟，而求免於魔難，是沒有用的！你以為這五十陰魔識破了，就無魔了嗎？如果心有執著，則它千變萬化；你防也防不了。但如果有正知見，而不著任何境界，則何魔之畏呢？

其實畏魔者，早已著魔矣！何以故？為有我，才有所畏；若無我，則無所畏。而有我者，乃是最大的魔難也。因此修定，能不能免於魔難，重點乃在於：具正見與否？故以下再申論「慧」者：
慧
慧證的心要，乃是從理會無我到體證無我
雖傳統上都謂：修行要「由定發慧」。其實，就原始佛教的修行法門而言，卻是「由慧發定」，為什麼呢？我們看八正道，首先就是「正見、正思惟」，先有解慧的基礎，然後再啟修，而有「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」。修到最後，才能成就「正念與正定」。

而很多人學佛，程序卻相反：就是先修定，再發慧。如果修定，就能發慧；則外道的定也修得不錯，為什麼不能發慧呢？因此，佛法與外道最大的差別，乃在有無「正知見」？亦即有無「慧」爾！

至於慧的重點，還是一句話：從理會無我到體證無我。理會只是觀念上知道而已，而體證就是能親身體驗到。無我，理論上要聽懂，還不太難！可是，要能完全放下，就沒那麼容易了。

觀法無我
從無常觀無我─非永恆不變

從和合觀無我─非孤立自存
眾生以無始無明故，都誤以為內在中，有一個孤立自存、永恆不變的主導者。這主導者，有時被稱為我，有時被稱為靈魂，有時被稱為神識。名字雖不同，但內容都一樣：變是外面的身體在變，然內在乃有一個永恆不變的。這是眾生的「我見」。

佛法，首先從觀「諸行無常」來破我見。一切法既都是無常變化的，云何內在中，能有一個不變的「我體」？

第二，從觀「和合」中破我見。在原始佛教中常謂「眾生者，乃五蘊和合而有」。很多人講到此時，都能把五蘊分析得很詳盡：色是什麼、受是什麼…。卻未點出：在五蘊和合當下，即是無我的本質。這才是解脫的心要。

從緣起無自性，觀無我

諸法本來無我，非修才無
第三，再進一步從「因緣所生法」來看，一切法都「無自性」也。既無自性，則本來就是「無我」爾！這經過理性的思惟後，即能確認矣！

故諸法，本來就是無我。不是因為修行，才把有我變成無我。從理解到本來無我，到最後能消除貪、瞋、痴、慢等習性、業障，則能證得無我也。

問：若諸法無我，輪迴受報者誰？

答：以無我故，才輪迴受報。譬如滾雪球，豈有自我中心
我們都認為有一個不變的我。於是若過去是我、現在是我、未來還是我，則如何成輪迴呢？因輪迴者，就是在六道中輾轉變化的意思。就因沒有一個不變的我，所以才能於六道中輾轉變化，而稱為輪迴。

這種情況，就像世間中的滾雪球一般，雪球滾來滾去，有時候多沾了一點，有時候消磨了一些。但是，不管怎麼滾來滾去，內在中卻無核心的主體─內外都是雪花而已！

問：見聞覺知者誰？

答：如溫度計，熱脹冷縮，法爾如是也
我們都認為：是我在看、在聽、在想。如果沒有我，那到底是誰在見聞覺知呢？這就像我現在敲桌子，敲了桌子會響。你說桌子是有我才響，還是無我故響呢？

又如溫度計能熱脹冷縮，是它有意識去判斷：現在熱了，我要脹；或者冷了，我當縮嗎？不是！因為物理現象，本來如此也。同樣，我們肚子餓了，就得吃飯；天氣冷了，就得加衣。也是生理現象，本來如此也。

所以，佛法講到最後，就是「法爾如是」也。如所謂「叩鐘：大叩則大鳴，小叩則小鳴，不叩則不鳴。」鐘是無情物，為何會反應出大鳴、小鳴、不鳴的差別呢？也是「法爾如是」也。在《中觀》裡有句話：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。」生命中一切相用的變化，皆為無我故也。如果是有我，反一切成僵局矣！以上要從理性上確認無我，其實不難。

體證無我
從法空到心空，就能徹底放下與涵容

即已消除一切貪瞋慢疑也
但是從理解無我到體證無我，這個過程可能就很漫長了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眾生無始來的業障、習氣，還是很重。因此，講到修行的心要，就是一句話：從法空到心空。

所謂法空，就是在道理上，確認：諸法是無我的。所謂心空，就是徹底地放下與包容。放下什麼？放下我見、我慢、貪瞋痴等。而包容，即對一切現象的變化，都能以平常心去看待它。這樣即能與無我相應，而證得解脫道。
既證無我，能弘法度生嗎

我者，乃主宰或界限也

可是，後來的大乘佛法卻提出一個問題：如果證得無我，會變成焦芽敗種，會變成不想弘法利生。

其實，佛法從未否定：有五蘊和合的生命現象。所謂「無我」，不是一切都莫須有，而是去除「主宰」與「界限」爾！主宰者，以我來主宰。界限者，認為這個是我，那個非我。

以不單向的主導，不劃分界限；乃更方便弘法度生也
佛陀豈非從頓證無我後，才弘法度生，才開創佛教呢

因此絕不能以「斷滅」的惡見，來看無我的修證
因此，一個人如能證得無我，其實應更方便去弘法度生。因為既不作單向的主宰，又不存與人的界限。

很多人都喜歡主宰別人。其實，你愈想主宰別人，別人對你就愈反感。而不作單向之主宰者，心即會變得更敏銳，更具彈性。故與眾生互動的效果，也會更融洽。所以用此來度眾生，當更具成效。同樣，不存與人的界限，則經常能互通無礙。故在弘法度生上，其實是有更大的方便。所以，絕對不會因證得無我，而不能弘法利生，而不願弘法利生。

至少，從歷史上可以肯定：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，就是從頓證無我，而成就解脫道。也是從頓證無我後，才開始弘法利生，才開創出佛教的法脈。因此，不能以斷滅的思想，來看無我的修證。

講到目前為止，修行的切要處是什麼？不管從戒、從定、從慧去看，結論都一樣，就是：如何從有我，證得無我。

小結
修行既不神祕，也不艱深─原始佛教的證果

倒是後來的大乘，將佛法弄得很龐雜
所以修行，其實沒有那麼神祕，也沒有那麼艱深。在原始佛教裡，很多人都能在一生中，證得解脫果。

然我們現在卻認為修行很難。何以故？因為後來的大乘佛法，卻把佛法講得太龐雜了；講得愈多，離核心愈遠。故很多人雖有心要修行，但一輩子都在外圍打轉，而轉不到核心。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」很多時候，其實修的不是佛法，而是方便法、是共外道法。凡此皆為未能掌握切要處去努力爾！

當掌握行門的切要處，乃是「行蘊」也

所謂修行，即是修理、迴向行蘊爾

最後，我要講的是：要掌握行門的切要處，其實更直接的，就是去掌握「行蘊」爾！眾生都有五蘊：色受想行識。真正修行者，不當在「色」上做功夫。色就是身體，這個身體不管怎麼下功夫，終還是會死翹翹的。也不在「受」上做功夫，很多人修行時，都喜歡講覺受。但是不管什麼受，也不過是夢幻一場而已！

至於云何為「行蘊」呢？行就是分別抉擇。所以修行，其實就是修冶、調理行蘊。怎麼修冶、調理呢？就是要「迴有我，以向無我」爾！ 

因為眾生的行蘊，乃不出「以自我為中心」的思考模式。所以行蘊，就被稱為「末那識」，就是「污染」的意思。為何污染呢？有我，就污染；無我，才清淨。

所以行蘊，既是造業的中心，也是超凡入聖的關鍵。故真正的修行，就是要從行蘊入手：從理會無我，到體證無我。

總之

修行的切要處：乃是於面對境界時，能善加思惟、抉擇、統合

這也就說：修行，非出離境界後再去修行。而是在面對境界時，當怎麼去善巧思惟、抉擇、統合，這才是重點。如果逃避境界，就算能練出什麼功；但一回到現實時，就一敗塗地，那辛苦練的功有什麼用呢？

我們活著，時時刻刻都得面對境界去作抉擇。如抉擇不好，那就造業、受報；如果抉擇得好，既能夠解脫自在，又能夠福慧圓滿。

其次，很多人在講禪法時，都講得太高─不分別、取捨。其實不是一剛開始，就能不分別；而是要從分別到不分別。這種情況就像我們初學佛時，還是要鼓勵發菩提心的，你不能說「無心是道」，就一切不用學了。又像修定一般，剛開始也是要有方法的，不可能不用方法，心即能定。

所以不是一修行，就可以不分別，就可以一切「默照」而已！默照，真清楚了嗎？沒有正知見，如何能清楚呢？ 

無功用心─是大菩薩的果位，而非初修行者的下手方便

當於因位中精進用功，而非於果位者模擬、效顰
至於所謂的「無功用心」、「無功用行」，那是大菩薩的果位，不是初修行者下手的方便。

因此修行，不要倒果為因：把大菩薩的境界，當做自己模擬的樣本。大菩薩的境界，是從因中去成就的。我們如一味地模擬，模擬到最後，是東施效顰，是畫虎不成反類犬爾！因為若無明業障未真消除，雖刻意模擬時，還有模有樣；一旦忘失了，就依然故我也！甚至徒增長慢心，南轅北轍爾！
當然於思惟、抉擇、統合前，既要有正見的基礎，也要有不受業障習氣干擾的定力才行

然而，要在思惟、抉擇、統合前，首先得有正知見的基礎。我不相信只要參一個話頭，就可以開悟─那是神話而已！我們也不要以為六祖惠能大師，只聽聞《金剛經》就開悟了。據印順法師考證，六祖在參見五祖前，已參過很多善知識了。所以，要有正知見的基礎，才能夠用以思惟、抉擇。而正知見的基礎，就得從聞思中去建立。

其次，也要有定力。然我所謂的定力，不是指心不動、不分別，而是要在面對境界時，能以智慧作抉擇，而非被習氣、業障所牽。這樣，才能從正知見中，安心立命；也由正知見中，解脫自在。

這也就說，這個時代是動盪的，如果我們一直期待將心，固守在一個境界上來修行，其實不只非常辛苦，且很容易退轉。但是要在動態中，在面對境界時，能掌握一個大原則來思惟、抉擇，卻不會太難。於是，心既不迷惑、顛倒，更能時時刻刻安住於解脫的軌道上。至於那一天，才能完全解脫，這就不必太計較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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